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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脂余韵》与民国的女性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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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浙、常两派关于清代女性词的批评基本形成了“以清为美”与“怨而不怒”两种主张。先后发表于《小说

月报》《妇女杂志》的《燃脂余韵》，肩负传承旧文学与旧文化的使命，其以“清”美内涵和悲情寄托等传统批评

观推尊女性词体，并带有重构妇德的目的。现代女性词批评披沙拣金，既继承了古典词学的基本理论，又消除了

道德评价的痼疾，向纯文学研究方向演进。在女性词批评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燃脂余韵》发挥着承前

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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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脂余韵》①共六卷，以清代女性诗批评为主，

而涉及清代女性词的材料约五十七则。数量虽不及诗

评多，却足以从中窥见民国女性词批评的部分特征。

《燃脂余韵》(1914)成书早于雷瑨、雷瑊的《闺秀词

话》(1916)、况周颐的《玉栖述雅》(1932)等专门的女

性词话，手眼亦高于杨芬若的《绾春楼词话》(1912)、

无名氏的《闺秀词话》(《时事汇报》本，1913)，可

谓是民国女性词批评的奠基之作。《燃脂余韵》先后发

表于民国时期两本重要的杂志——《小说月报》与《妇

女杂志》，作者王蕴章同时又是两本杂志的主编。新的

传播载体与作者的新身份都使得《燃脂余韵》成为考

察民国女性词批评新变的重要切入点。 

 

 

一、《燃脂余韵》以前清代女性词的 
批评 

 

清代郭麐的《灵芬馆词话》、丁绍仪的《听秋声馆

词话》、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以及谭献的《箧中词》

都有诸多摘录及评点清代女性词人词作的内容。此时

的女性词批评既有历代女性词选、词评中存人存词、

以德评词的传统，也有在词派理论渗透下，对女性词

审美特质的提炼与规制。 

《灵芬馆词话》是清人词话中较早关注同时代女 

性词人的著作。郭麐论及女性词人十余位，其中李纫

兰、杨芸、孙云凤、孙秀芬被视为清代中期女性词坛

的翘楚。丁绍仪在《国朝词综》所录五十余家闺秀词

外，增补一百七十余人。在此基础上，还列二十八家

“尤隽峭者”于《听秋声馆词话》中，为之张目，更

推杨芸、李纫兰为“闺词之冠”[1](2710)。相较之下，陈

廷焯、谭献二人的笔墨则精简得多，他们的评点主要

集中在徐灿、贺双卿、吴藻三家。陈廷焯《词则》中

则涉及对赵我佩、李纫兰、孙云凤、张玉珍等几位闺

秀词的批点。至于女性词人的高下次序，陈廷焯    

云：“国朝闺秀工词者，自以徐湘蘋为第一。李纫兰、

吴蘋香等相去甚远。”又云：“闺秀工为词者，前则李

易安，后则徐湘蘋。明末叶小鸾，较胜于朱淑真，可

谓李、徐之亚。”[1](3895)陈廷焯心目中的女性词史轮廓

可见一斑。 

郭麐、丁绍仪、陈廷焯、谭献等人拣选载入词史

的女性词人不但名单不一，而且对她们的词史定位分

歧也较大。此皆因各人所持评判标准不同。被推为浙

中之首的孙云凤词，郭麐云其“清新婉美，在梦窗、

竹屋之间”[2](708)，梦窗、竹屋乃姜、张之羽翼，能“特

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1](255)。郭麐旨在称赞孙

云凤词炼字炼句、能去俗去靡，臻于清雅。除孙云凤

之外，孙秀芬、李纫兰以及杨芸词都擅长描摹景物，

能做到细致入微、出语新隽而有清气。郭麐对于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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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写景之作情有独钟，并从情感的角度区分四人词作

的高下。其评孙云凤词“清丽芊绵，而寄意杳微，含

情幽眇，置之《花间集》中亦当在飞卿、延巳之      

间”[3]，评价最高。“《生香》一集与《琴清》相伯仲，

而幽抑缠绵，似复过之，漱玉未能专美于前也”[1](1522)，

他认为李纫兰稍胜杨芸。孙、李的略胜一筹皆因含幽

抑之情的缘故。但“飞卿、延巳”之比，恰说明郭麐

对于词作情感的理解是就词体本色而言的，是一般意

义上的幽婉悱恻之情。郭麐的评判标准是缀情入景，

使景物的描绘有实在之意义，从而摆脱纤巧轻浮。但

情感仅点缀于景物中，其力度与表现不能破坏“清丽”

的整体风貌。因此，感情深挚的贺双卿词，郭麐评之

“哀艳动人”，却并未推为审美范式。郭麐赞孙云凤词

“清丽”、沈榛、蒋纫兰词“清绝”，丁绍仪谓杨芸、

杨琬词“轻清婉约”，都表明浙派审美的焦点在于女性

词的“清”美特征。 

以陈廷焯为代表的常州词人抛出了一份与浙派截

然不同的女性词坛点将录，列徐灿为榜首。陈廷焯谓

徐灿词“神味渊永”“感慨苍凉”(《词则》)，谭献云

徐灿的《踏莎行》“芳草才芽”词“兴亡之感，相国愧

之”[4](2959)。可见，陈廷焯、谭献等人都认为徐灿词跳

脱了闺房儿女的爱恨情愁，抒写着更为深广的现实生

活，有着如男性词一般的深稳沉著、格老气苍。又如

《永遇乐》“无恙桃花”词“外似悲壮，中实悲咽，欲

言未言”[4](2960)，潜气内转、吞吐有致的笔法带来了沉

著持重之气格，“有唱叹之神，无堆垛之迹”[4](2310)，

因此陈廷焯反复强调徐灿词“笔意在五代北宋之间”

(《词则》)。再反观孙云凤词，陈廷焯云其“似马浩

澜一派，然语却聪明”[4](2557)，认为孙云凤不过似马浩

澜“多丽辞”(《词品》语)，构思虽新颖巧妙，但缺

乏骨力与根基。即使孙云凤被郭麐誉为“梦窗、竹屋

之间”“飞卿、延巳之间”，但南宋之丽、花间之艳仍

然不及北宋浑然天成的自然与厚重和雅的气貌。质言

之，陈廷焯既从格调、气貌、笔法等方面肯定了徐灿

词的成就，也树立了女性词厚重典雅之轨范。 

厚重来自浓郁情感的积淀。陈廷焯评吴藻的《浪

淘沙》“莲漏正迢迢”云：“此亦郭频伽、杨荔裳流亚。

韵味浅薄，语句轻圆。所谓隔壁听之，铿锵鼓舞者也。”

“韵味浅薄，语句轻圆”都直接指向浙派“清空”之

旨所引起的词情不足的弊病。陈廷焯认为：“蘋香词可

取者如《河传》……自写愁怨之作，宛转合拍，意味

甚长。”[1](3898)陈廷焯认为词首先必须有情，但陈廷焯、

谭献所云之情不同于郭麐所谓的本色之情，而是指温

柔敦厚的诗教之情。谭献云双卿词“忠厚之旨出于《风》

《雅》”[4](2960)，较之郭麐的“哀艳动人”指涉已经十

分明显了。其次，女性词情感抒发应以“一唱三叹，

极其缱绻”(《词则》)的纡折吞咽法出之。陈廷焯云：

“双卿词怨而不怒，可感可泣。吴蘋香则怨而怒矣，

词不逮双卿。其情可悯则一也。”[1](3944)同样是可悯之

情，“怨而不怒”方是正途，这样才能做到“悲怨而忠

厚”。“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才是常派衡量

女性词的准绳。 

在《燃脂余韵》以前，清人词话中的女性词批评

对清代女性词人的词史地位做了基本的勾勒，也以浙、

常两派的词学观念为透视点，形成了“以清为美”与

“悲怨忠厚”两种审美主张与论词取向。但郭麐、丁

绍仪、陈廷焯、谭献等人对于清女性词的批评仅限于

其词论、词评中的极小的部分，所见不广，所论不多。

到了清末民初，在女性词人持续增多的情况下，女性

词集也得到了整理。比如，1896 年徐乃昌校定梓行《小

檀栾室汇刻闺秀词》，这不仅使百家闺秀词的完整别集

得以浮出历史地表，也有数家零散词作被另辑于《闺

秀词钞》。这意味着，此前受资料的限制，词评家偶尔

为之的女性词批评即将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建立在丰

富的文献基础上的全面观照与评价，这无疑是推动女

性词批评的重要一步。另一重要的变化则是，民国女

性词批评不再依托个别词评家的个人著作，而有了报

刊、杂志这样传播甚广、互动频繁的新载体，这使得

女性词批评被置于一个更为开放的场域，被赋予除文

学批评之外的更多功能。 

 

二、《小说月报》的旧文化立场与 
《燃脂余韵》的尊体之道 

 

1910 年，商务印书馆创办《小说月报》，由王蕴

章出任主编。或出于网罗更多读者的考虑，栏目设置

略显驳杂，有“小说”“笔记”“文苑”“改良新剧”“新

智识”“译丛”等。然而登载古体诗词的“文苑”在《小

说月报》中还是显得突兀。恽铁樵②从主编的角度对此

作出了解释：“文苑中之诗词，虽非小说，然小说与文

学为近，敝报诗文，又太半出自闻(文)人，于此文敝

之世，广为传布，俾青年知国文之高者如此。虽敝报

不足言兴废继绝，抑亦保存国粹之一道也。”[5]恽铁樵

一语道破了《小说月报》保存旧文学、旧文化的用心③。

旧体诗词成为需要存续的国粹，其中也包括女性的旧

体诗词。王蕴章说：“风雅道衰，至今而极。矧在闺帏，

尤如星凤。”[6]为了重现风雅、接继道统，对女性旧体

诗词也要“阐扬幽隐”，广为流布。民国初年女性诗话、

词话频见于报刊，或亦受这一风气的影响④。 

《燃脂余韵》就是在这一背景中诞生的。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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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脂余韵》同样有保存国粹与继承风雅的目的。1914

年《小说月报》开辟“诗话”栏目，连载《燃脂余韵》。

《小说月报》的宗旨是“移译名作、缀述旧闻、灌输

新理、增进常识”[7]。《燃脂余韵》当属“缀述旧闻”

的部分。从发表在《小说月报》的两卷多内容来看，

王蕴章并没有把这部清代女性诗话写成纯理论性的著

作，而是注重故事性。他或写一门风雅，或写伉俪深

情，或写红袖添香，或写闺中题画酬唱，或写名家奖

掖推许。他笔下的女性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作为家

庭、家族、文学群体乃至社会的成员而存在。丰富的

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多种人物之间的互动展现了女

性作家鲜活的生活画卷。在王蕴章看来，填词赋诗的

贤妻、良母、淑媛、红颜是文人生活的增色剂，伉俪

唱和、闺秀酬唱、姑嫂谈诗都是风雅韵事。他的钦羡

与向往之情是在在可感的。《燃脂余韵》所记录的文坛

掌故都是旧文化生活的缩影，而“断自清初，以迄近

祀”的取材既反映了王蕴章对旧时代的缅怀，也传递

出时势或易而“风流未歇”的讯息。 

女性旧体诗词在民国初年的地位得益于保存旧文

化与旧文学意识的高涨，但并不意味着其被接受也是

顺理成章的。由才德之争引发的女性写作诗词的正当

性问题始终是古代女性文学批评史上的焦点。1915

年，湖南浏阳含章女子初高等小学校长李素筠说：“闺

阁之英，操觚弄翰，徒以吟风弄月为事，无暇及此(文

字之学)，更可想而知矣。此一女界之大厄也。”[8]康

同薇则说：“夫海内淑秀，知书识字者非无其人也，然

其上者，则沉溺于词赋，研阅于笔札，叹老嗟悲之字，

充斥乎闺房，春花秋月之辞，缤纷于楮墨。其尤下者，

且以小说弹词之事，陆沉于其间。”[9]同时期还有刘纫

兰的《劝兴女学启》曰：“当世女子……其上者，批风

抹月，弄草吟花，写妖艳之词，发言情之句，拾李易

安之唾余，采朱淑真之遗沉，自以为椒花柳絮，绝擅

高才，向不知其流于淫佚之道，娼妓之流，濮上桑间，

何以异此。”[10]女性写作诗词第一次受到来自同性的

公开质疑，甚至否定。当然，诗界革命与先觉女性以

书写现实、抒发政治革命热情的诗暂时回应了来自同

性的拷问。但是，标举旧文学的王蕴章如何化解女性

词所面临的“淫佚之道，娼妓之流”的指责，则是他

的《燃脂余韵》要考虑的。王蕴章的写作策略是接续

浙、常两派“清”“悲”两大传统女性词学观来推尊女

性词体。 

王蕴章在《历代两浙词人祠堂碑记》中描述了他

对“词境”的理解，他对“寥廓”“萧简”词境的具体

描绘与抽象体悟都明显带有浙派“清空”词旨的痕迹。

他曾言：“浙派词滥觞于竹垞，极盛于樊榭，再传而为

枚庵、频伽，南宋风流，稍稍衰矣。而婉约清空，不

失为词坛健者。”？论及周济的《宋四家词选》时，他

也说“以白石附庸稼轩，论者不无微憾”[11](791)。由此

足见“清空”在王蕴章心目中的分量。王蕴章论女性

词“清”的词学语境是十分鲜明的，他明确女性词人

与浙西词派的师承、家学渊源，如言《梦影词》“渊源

浙派，刻意清新”，赵我佩“秋舲先生之淑女也。世其

家学，所作以清圆流丽见长”，《衍波词》“清圆流转，

出入于频伽、忆云二家，附庸浙派，当之无愧”[12]。

他更将郭麐、丁绍仪提出的女性词之“清”美内涵进

一步具体化。 

“清”是以清雅的意象营造清空之境。清疏淡宕

的山水之景与“清”之词境自然相宜相称，但女性词

多写闺情闺致，生活所及、视野所限多为闺阃、庭院，

意象绮巧软媚，词亦容易流于浓腻纤弱。因此王蕴章

尤为强调女性词应有“吹气如兰”的清丽，而非“揉

脂弄粉”的浓艳，“绮丽之思”要“以清隽出之”[11](649)。

女性词避腻趋清，除了有意甄选雅致的意象、避免堆

砌外，更应使词意清晰明畅，以此来增强词的骨力。 

闺秀作词，多工小令。小令篇幅短小，蕴意精微，

故易做到清婉。但长调合谋篇、用笔、运气于一炉，

还需以典故来充实词意，闺人往往才学不足，难成长

篇，遑论清空。然也有如何桂珍《莺啼序·和梦窗〈荷

花均〉》被王蕴章评为“感事伤时，清空如拭，出自闺

帏，允称难得”[13]。何女史的《莺啼序》之所以“清

空如拭”，得益于典故的恰当运用。何词皆用熟典，密

集的典故不仅没有遮蔽词意，反而创造了更为深广的

意蕴空间，留下驰骋想象的余地，做到“空诸所有”，

以虚写实，借故实隐射时事。何词亦出语古雅，以健

笔直书之。情、事线索分明，夹叙夹议，脉络井井，

气韵贯通。熟典、雅语及直笔共同成就了其词的“清

空”之貌。 

王蕴章对“清”的认识还在于音律的清圆流丽。

他自称“最爱”吴藻的《浣溪沙》：“一卷《离骚》一

卷经，十年心事十年灯。芭蕉叶上几秋声。”重复的双

音节词汇，将词意贯穿一气的同时，增强了律动，从

而呈现出清脆爽朗、畅达流利的乐感。这应该是王蕴

章尤为称赏的原因之一。又如赵我佩词《鬓云松》：“钏

金松，钗玉溜。新月如眉斗。数尽迢迢良夜漏。梦也

难成，梦也难成就。绿荫肥，红雨瘦。春去天涯，人

去天涯久。客里伤春兼病酒。花似当时，人似当时否。”

这首词韵脚密集，再加上反复的叠句，使得词声如贯

珠，是以被王蕴章选录。其他摘录的词作也透露出此

中消息。 

清空之论原是浙派借以纠正明词绮艳之弊的尊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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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途。王蕴章藉清雅之意象、清晰之命意、清空之词

境及清丽之词韵涤荡女性词绮艳、浅俗、轻浮、浓郁

的脂粉气，可谓是对症下药。而与朱祖谋等人的交往，

又使得王蕴章汲取了常州词论的养分。王蕴章强调：

“诗词之作，本乎性情。”[14]“本乎性情”，一谓切己，

二谓真实。王蕴章更为关注的是女性诗词中所表达的

凄切悲怆的身世之感。姚栖霞十七而夭，弥留之际写

下的诗句，王蕴章谓“读之殊堪肠断”。丁月邻、许孟

珠两母女“两世才媛，一则茹荼尝胆，霜辛苦酸；一

则白发青裙，笔耕烟耨。亦可伤也。”[15]从中皆可见

王蕴章对女性生命之脆弱、生活之艰辛的同情与痛惜。

而其所评如：叶慧儿《珍珠帘·咏孤雁》“凄楚之音，

令人酸鼻。嫁数年而寡，此词若为之忏矣”；顾贞立《浣

溪沙》“皆幽咽哀断，令人不忍卒读”；吴香轮《青玉

案》“抑何凄戾乃尔”；陆芝仙《乳飞燕》“声情激越，

抑何其言之悲也”；浦合仙《临江仙》“凄艳动人”[15]。

这些评价或写女词人身体之病痛，或写精神之孤独。

王蕴章通过评点女性词，表达了对种种关于个人命运

的省思与喟叹的关切。 

王蕴章着意彰显凄悲之作，并不是因性情之故。

性情分正邪，情绪有悲喜。闺人之作稍涉情事，极易

流于轻佻、冶荡，甚至淫亵，连乐府之清新自然也难

以做到。王蕴章自言不录“吟风弄月”的“浮靡艳荡”

之作，就是有意摈弃了因感情欢娱而容易被误解为轻

浮孟浪的作品。厚重沉痛的情绪于增加女性词的情感

分量有益，故而，王蕴章鼓吹悲音悲情，旨在帮助女

性词摆脱香艳纤弱的习气。 

而感情之重只能重词之貌，若无骨力振起，则或

板滞，或凄厉。因此，王蕴章为女性词的悲情注入了

更为深厚的内涵。“诗词皆切戒无谓而作。弄月吟风，

言之无物，虽不作可也。诗有诗史，……词亦有词史，

词至于史，而其道始尊。”[16]词可以反映社会现实，

女性词也是如此。女性词不仅可以容纳“己饥己溺”

之悲，也可以承载女性的家国之叹、盛衰之感。“宗周

嫠纬之思，未必便有此事，却不可不有此志。”[11](657)

女性词中忧时念乱的现实关怀不仅是从一己之身的安

稳与哀乐出发，也有着家国一体、由己而家、由家而

国的眼界与胸怀。如评武兰仪“殉庚申之变，故所作

诗词，类多凄恻云” [11](695)。又如评关锳的《蝶恋     

花》曰：“三事大夫，忧生念乱，其作于粤氛渐逼时 

乎？”[11](752)王蕴章的评点显然也乐于去点明女性词中

的家国意识与现实情怀。 

“清”与“悲”是女性词的两大显著特征，经浙、

常两派的提炼与恢张，尤为泾渭分明。王蕴章论女性

词的清美宗尚是受浙派宗风的浸润，而悲情寄托则带

有明显的常派印迹。但他将风貌之“清”与音情之“悲”

并举，并不强分轩轾。调和浙、常两派，或者说以浙、

常两家词论核心主张施诸女性词，更深层的目的则在

于从风格与内容两方面将女性词纳入正统词学，从而

推尊女性词体。这是王蕴章在坚持旧文化立场的《小

说月报》里所坦露的文学选择与姿态。 

 

三、《妇女杂志》的妇德观与 
“温柔敦厚”之词旨 

 

如果说《小说月报》的旧文化立场与王蕴章的旧

词学尊体之举解决了女性词在文学领域存在的合理性

问题，那么《妇女杂志》时期的《燃脂余韵》则需要

回应其在新时期面对现实的必要性问题。 

1915 年，王蕴章应商务印书馆之请，创办《妇女

杂志》，其发刊辞阐明了杂志的宗旨，即培植女学。王

蕴章认为“女学”的内涵应该是“淑慎虔恭”的中馈

之德与“明诗通书”的文艺之才，德为体，才为用。

贤妻良母品质是妇德之核心，因此，他在“论说”栏

目中刊登阐明贤妻良母教育的言论。第一期的“发刊

辞”中题为《敬述吾家旧德为妇女杂志祝》的文章，

作者梁令娴是出身名门、深受旧文化浸润、谨守旧道

德的名媛。“小说”栏目曾发表王蕴章所撰的劝导妇女

认清革命现实、回归家庭的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希

冀“有功于世道人心”。“传记”则多宣扬孝女、烈妇、

贤母事迹，望收“移风易俗”的功效。这些或标榜、

或劝诫的方式都旨在规劝妇女以贤妻良母为立身之则

与修身之准。 

如何才能成为贞婉娴静的贤妻良母？王蕴章也在

《妇女杂志》中作了正面回答，那就是培养新式女子

的才与德。王蕴章并不排斥西方的科学知识，他也认

为新时代的女性应该具备科学知识来提高生活质量，

更好地为家庭服务、为社会效力。这些生活技能与常

识是“术”。而王蕴章更注重的是传统的“艺”。王蕴

章坚信文艺之才是涵养妇德之器。他在《玉台艺乘·序》

中说道：“余尝谓女子之于学也，静一而恒久，一则锐，

恒则精。……晚近以还，莘莘学子或舍其旧而新是谋，

卒之纷驰旁骛。新者未必遂有成效，而旧有之国粹且

日即于退化。宁非女界之大忧欤。”连载于《妇女杂志》

的《玉台艺乘》专门介绍女性之书画、琴谱、篆刻、

杂技等传统艺术。“区区此心，盖犹是保存国粹，促进

女学之意。”[17]王蕴章挽救颓风、重振妇德的思路是

以旧文艺来恢复培育妇德的旧文化环境，从而实现妇

德的重建。因此，女性旧文学修习的目的最终是指向

妇德建构的。这与以往女性文学批评中才德之争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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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已经完全不同了。 

带有女校学生课余读物性质的《妇女杂志》践行

着政府所倡导的援引古今名人及良媛淑女嘉言嘉行以

示劝诫的修身教育之法。自 1914 年起，袁世凯开始大

肆表彰贞女、烈女、节妇。这一倒行逆施的风气在王

蕴章的《燃脂余韵》中得到了直接的响应。1915 年《妇

女杂志》第 5 期“杂俎”栏目重新刊登的《燃脂余韵》，

除延续《小说月报》时期的基本特点与风格外，最为

显著的变化就是对贞节、孝道等内容的书写比重增加。

1918 年王蕴章在《燃脂余韵·凡例》中说道：“惟节

烈之作，广为甄采，匪云有裨阴教，庶几少挽颓    

风。”[11](1)《燃脂余韵》所记录的贞妇烈女，都是王蕴

章为女性树立的妇德模范，而并非因诗词而入选。 

贞女节妇是直指道德的行为典范，而诗词对德性

的涵养则借助诗教的传统来实现。向诗教靠拢的常州

词学中，陈廷焯的“温厚和平”、谭献的“柔厚”都落

实在词的内容、写作技巧及风格上。王蕴章借常州词

学论女性词，也强调情感的厚重与表达的含蓄。王蕴

章以林下风评黄媛介，并言其诗“既足观其性情，且

可以考事实”，说明其诗并不限于闺阁之间的女儿家情

愫，而有着更为深广的现实内容。“性情”与“事实”

共同铸就了“流离悲戚之辞”，但黄媛介对现实的认知

与表述都在“温柔敦厚，怒而不怨”的范围内。旧词

笺中《卖花声》词，王蕴章云：“味其词意，愁苦中温

厚不迫，是女子中才而贤者。”[11](793)又如戊戌六君子

之一林旭的妻子沈鹊应，以死殉夫，王蕴章录其绝笔

词，是从悲伤中体味其贞烈。还有三十寡居的左锡璇，

身世飘零，词亦悲切，却“能从大处落笔，不作小红

低唱”[11](789)，王蕴章表彰的是她不耽于儿女情长，而

有贤母风范。王蕴章以贞洁、贤惠之妇德为底蕴，将

女性词中的悲情解读为厚重而端庄，凄哀而蕴藉的  

情感。 

王蕴章更侧重诗教本义。在读到《题海沤女士诗

集》“独立平权并自由，放言高论震神州。温柔敦厚风

人旨，今见闺中第一流”时，他说：“晚近女教日媮，

跅弛不羁者，率以欧化为借口，读此诗，可谓先得我

心。”[11](707)王蕴章认为承载着旧文化、旧道德内核的

旧文学才是女性表达情绪、涵养性情的正途。不可否

认，妇女觉醒的自我意识需要一个释放的出口。而王

蕴章将这股热潮与冲动，置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框架中

加以冷却，其目的在于通过文学来重塑和涵养人物性

格，最终引导社会风气。民国时期，词的“私人化色

彩加重，关注社会、干预社会的功能已经退化”，“作

词在当时或是一种个体化的情感寄托方式，或是一种

文人雅士的文化休闲方式，或是一种以文人雅集为形

式的群体化鉴赏与交流活动”[18]。这种私人化、个体

化、高雅化的文学活动不失为瓦解女性集体意识与政

治集会的良方。词相较于诗而言，与社会现实更疏离。

常州词学主旨由“寄托”到“浑成”的转变，已经预

示了诗教对词学输出的内涵转变——由干预现实变为

温柔敦厚。而王蕴章在女性词批评领域又进一步退回

到“温柔敦厚”诗教的本初功能。贺双卿可谓丰才啬

遇的典型，王蕴章对其悲惨的命运给予了最大程度的

怜悯，以“一副痛泪”哭此“沦落不遇佳人”。关于双

卿诗词，王蕴章却说：“‘诗意温柔敦厚，诵之者逐臣

可不怨君，放子可不怨亲，弃妇可不怨夫。’读双卿词，

亦当作如是观。”[11](755)王蕴章赋予双卿词现实的教育

意义，这与“和平中正”(陈廷焯评贺双卿语)、“忠厚

之旨，出于风雅”(谭献评贺双卿语)等常州词人的评

价在本质上已然不同了。王蕴章的解读已经不限于“温

柔敦厚”的“寄托”词论，而是以此回应重建贞婉、

贤淑、隐忍妇德的现实问题。 

《燃脂余韵》的写作与连载或许出于王蕴章用传

统文艺来重建妇德、女学的目的，但诸多女性作家作

品却得以在此集中亮相，女性文学的版图也在迅速地

形成。有学者指出，发表了《燃脂余韵》等众多女性

诗话、词话的《妇女杂志》实则有王蕴章等人以“拼

补缀贴的方式，为文艺女性立传”[19]的用心，可视作

女性文学史的滥觞。只不过，因为杂志的立场——“文

苑、杂俎两栏，皆载有关女德及涉于女学之文字”[20]，

“杂俎”栏目中带有道德评价内容的女性诗话、词话

终究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女性文学研究中妇

德观念的修正与纯文学的回归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现代学者的著作中才得以实现，但《燃脂余韵》

的奠基之功也不容抹灭。 

 

四、民国的女性词批评由传统向 
现代的转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文学进入现代研究者

的学术视野，早期女性文学史成果有谢无量的《中国

妇女文学史》(1916)、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

(1927)、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史》(1930)。而女性

词史自然是这些著作的构成部分。谭正璧的《女性词

话》(1934)、曾乃敦的《中国女词人》(1935)则可视为

这一时期女性词专题史的雏形。叙述方式与思路由女

性词话向女性词史、女性文学史的改变，意味着女性

词批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王蕴章的《燃脂余韵》

则是实现转型的桥梁。除谢无量的著作外，无论通史

还是专题史的参考书目中，《燃脂余韵》都赫然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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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从《燃脂余韵》中抽绎

出清代中期女性词史的基本架构。而谭正璧的《女性

词话》与曾乃敦的《中国女词人》则从《燃脂余韵》

中选取了诸多史料。 

作为第一部女性文学史著作，谢无量的《中国妇

女文学史》叙述至明末而止，梁乙真有意赓续谢作，

故而编写了《清代妇女文学史》。梁著全书分为五编，

前四编按清代女性文学的发展阶段，分“明清蝉蜕 

期”、“清代极盛期”(两编)与“清代衰落期”，第五编

为“杂述”。在“衰落期”中有一章为《清代妇女词学

之盛》，下设“常州词派之女作家”与“浙西词派之女

作家”两小节，又以“庄盘珠”与“赵我佩”分别作

为常派与浙派女词人的开篇。浙、常两派分野的批评

观不仅与王蕴章如出一辙，其代表人物的名单及词作

评述的文字也基本是出自王蕴章的《燃脂余韵》。梁乙

真以庄盘珠为常派女词人之首，又将《燃脂余韵》中

“瓣香秋水”的武兰仪紧置其后，吕采芝、杨芬若、

徐元端、顾贞立、王朗、苏穆诸家归常州一派。此节

中仅有胡淑慧、刘琬怀、浦映绿、周络隐四人是梁乙

真的补充。在“浙西词派”一节中，开篇先叙述了浙

西词派的发展脉络与词学主张，继而照搬了王蕴章《燃

脂余韵》中“赵我佩”一条的全部内容，甚至包括对

其父赵秋舲的评价。当然，《燃脂余韵》中提到的渊源

浙派的孙秀芬、关锳、李婉等女性词人都被置于此节，

且表述文字都来自《燃脂余韵》。 

梁乙真“清代妇女词学”的写作思路可以说是在

王蕴章以浙、常词学观观照女性词人的基础上，进一

步以激昂善变与清圆流丽两种不同的风格特征，重新

排列王蕴章的批评材料，明确划分词派归属，将清代

中期的女词人归类论之。王蕴章在《清代妇女文学史》

的序文中称之为“以科学家之方法，爬梳而解剖”妇

女文学，“足补《燃脂余韵》之缺憾”[21](1)。“科学家

之方法”既有赞其析缕分条的意识与魄力之意，也不

限于其女性词批评而言。只是，梁乙真在书中的分类

标准并不是一以贯之的。“衰落期”“极盛期”都将女

性作家分类而言之，有的以内容风格为一类，如贺双

卿、阚玉归于“血泪文学”类，有的以身份为一类，

如柳如是、顾横波为“风尘三隐”。这样简单的分类在

女性总集中早已有之，而以男性对女性文学的介入与

影响来作为划分女性作家群体的标准，则是梁著的一

大特色。在“极盛期”中，梁乙真将清代前中期女性

文学划分为“王渔洋与妇女文学”“袁枚与妇女文学”

“陈文述与妇女文学”三个部分，揭示了女性文学演

进的外在因素及主流文坛对其的接受情况。这种思路

也明显受到了王蕴章的影响。王蕴章在《燃脂余韵》

中尤为注重从师承、家学、交游等方面来突出女性诗

词与主流文坛的关系，梁乙真将此提炼为女性文学史

的骨架。目录标题所展现的条理性正弥补了王蕴章叙

述零散与杂冗的“缺憾”，这是王蕴章所谓的“科学家

之方法”。 

女性文学的研究者或从断代入手，再打通全史，

比如梁乙真在《清代妇女文学史》之后又有《中国妇

女文学史纲》之辑；或由通史肇始，再衍生为分体文

学，比如谭正璧先著《中国女性文学史》，再续《女性

词话》。谭著《中国女性文学史》以时代文学为纲，词

史部分仅论及宋代女词人。或许是有感于时代典型文

体不足以反映女性文学的全貌，谭正璧于 1934 年又撰

写了《女性词话》。之所以不以“女性词史”命名，是

因为这部书确实更符合“词话”的性质。全书记女性

词人共五十六位，以出生年时间为序，逐一贯列，用

白话文介绍了女性作者的生平，并赏析其代表词作。

此书将《燃脂余韵》等传统词话中录逸闻掌故的特点

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却脱去了传统词话中或猎奇或卫

道的外衣，而是重在揭示女性的家庭关系与生存境遇，

以此作为理解词作的背景知识。谭正璧的《女性词话》

传递着这样一个讯息：女性词人在用词抒写着现实生

活的方方面面与内心世界的点点滴滴，而这些现实与

情绪又都与他们所依附的男性尤其是丈夫、情人息息

相关。这种赏析式的书写，也将传统词话中的掌故挖

掘出其应有的价值，从而为理论研究增添了些许柔性

与温度。 

如果说《女性词话》无论是书名还是内容都还带

有传统词话批评散漫与随意的缺憾，那么曾乃敦的《中

国女词人》则算是第一部专门的女性词史。曾著中的

女性词人不再简单地按时代顺序罗列，而是以时代结

合女性词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为经，再纬之以各时

期女性词人的身份，以此构成女性词史的基本格局。

这既厘清了女性词“胚胎”“繁荣”“衰落”“极盛”的

发展动态，又呈现了每个阶段中各阶层、各群体女性

词的立体风貌。这一理路显然是从梁乙真的《清代妇

女文学史》借鉴而来，尤其是其清代部分。曾乃敦进

一步剔除了梁著中所引《燃脂余韵》的赘述，以“王

派女词人”“袁派女词人”“陈派女词人”归纳清代女

词人流派，更为简明扼要。在《中国女词人》一书中，

也唯有清代部分有着清晰的群体与流派脉络，这应得

益于王蕴章、梁乙真二人的前期勾勒。《清代妇女文学

史》《中国女词人》都是女性词批评在体系化道路上的

探索。 

具有现代性的女性词研究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

传统女性词批评的或删或汰，或承或继。出现在新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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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之际的《燃脂余韵》，既积累了深厚的词学理论与

材料，也加强了词的现实功能。带着这两重特征接受

现代词学科学精神的洗礼，女性词批评披沙拣金，才

蜕变成越来越成熟的模样。 

 

注释： 

 

① 关于《燃脂余韵》的版本信息，参见史化《王蕴章〈燃脂余韵〉》，

《苏州大学学报》2009 年，第 2 期；黄晋卿《交融与冲突中

传统女性形象的写照——民国视野中的〈燃脂余韵〉》，《现代

中国文化与文学》，2017 年第 2 期。本文所引《燃脂余韵》主

要采用在《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上发表的版本，不见于报

刊者则用《清代闺秀诗话丛刊》本。 

② 恽铁樵于 1912 年取代王蕴章成为《小说月报》的主编，直至

1918 年。 

③  参见张晖：《新时代与旧文学——以民初 〈小说月报〉刊登的

诗词为中心》，张晖：《晚清民国词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张晖在文中指出了《小说月报》政治、文化双重

遗民的立场。而王蕴章在《小说月报》开辟诗词专栏，更是出

于保存旧文化的目的。 
④  潘静如《近代杂志所载闺秀诗话考论》共统计了 1911 年至 1941

年在杂志上发表的 27 种闺秀诗话，如：1911 年《妇女时报》

刊《绿蘼芜馆诗话》，1912 年刊《绾春楼诗词话》；1913 年《时

事汇报》刊《闺秀词话》；1915 年《女子杂志》刊《镜台词话》；

1916 年《妇女杂志》刊《闺秀诗话》。见《汉语言文化研究》

2014 年第 5 期。傅宇斌《现代词学的建立——<词学季刊>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词学》，统计了女性诗词发表于《小说月

报》《中华妇女界》《女子世界》《妇女杂志》等多种刊物的情

况。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30-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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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valuation of female Ci in Qing dynasty in Zhexi and Changzhou basically formed two opinions: ‘clear 

and elegant’ and ‘sad but implicit’. RanZhiYuYun included both. Published in such periodicals as Novels Monthly and 

Magazine for Women, this book shouldere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inheriting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culture, respecting 

female Ci and intending to reconstruct female virtues. The modern criticism of female Ci not only inherited the basic 

theory of classical Ci , but also eliminated the chronic maladies of moral evaluation and evolved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pure literature research.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criticism of female Ci, 

RanZhiYuYun functioned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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